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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居苟师傅的儿子苟伟
要上四年级了，挺活泼可爱

的一个孩子。因为苟伟经常
上我家来请教一些学习上
的问题，所以我俩混得很
熟。开始苟伟叫我邱老师，
我叫他苟伟同学，混熟后，
多数时候我就叫他苟尾巴。
调皮的他也反戈一击，不叫

我老师了，干脆叫邱老头。
老头就老头，本来就是嘛，
我也很乐意他这样叫我。

我发现苟尾巴挺好动，
喜欢作秀。比如，遇着一些
障碍物，就学刘翔百米跨

栏，虽然有时摔得鼻青脸
肿，还呵呵地笑；打篮球时
就想学姚明灌篮，其实他的

身高还够不到姚明的腰，但
他努力去做，这让我很受感
动。他有时爱取乐，会像赵
本山那样学老太太说话，逗
得大家好开心。我说：“苟尾
巴，你将来没准是个笑星。”

他说：“邱老头，你是我脑袋
瓜里的一根筋吧？怎么知道

我的理想是当笑星？”
那天，满头大汗的苟伟

找到我，说他做了一件了不
起的大事。我忙问他是什么
事，他嘿嘿一笑，问我：“您知
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吗？”我说：“知道啊！这是告

诉人们付出一份努力，就会
有一份回报的道理啊！”

苟伟开心地笑了，笑过
后，一本正经地对我说：“过
些天我请您吃好多好多的
蜂蜜，因为我种了蜂蜜！”

我笑得差点儿没背过

气，我怀疑我人老了，是不
是耳朵也不行了。

苟伟拉着我来到小区花

园一角，草地上有处翻动的新
土，上面还用脚踩得严严实实
的。苟伟告诉我，他把蜂蜜种
这儿了，大半瓶呢，是从家里
拿来的。他还让我保密。我真

搞不懂这个九岁的儿童，是真
傻呀还是喜欢恶作剧。

之后，苟伟一天去看几
回，看蜂蜜发芽没有。

那天，我去花园晨练，听
见苟伟在那大喊大叫，就走
过去看。苟伟看见我，“哇”
一声哭出声：“可恶的蚂蚁偷
吃了我的蜂蜜种子！呜呜！我

要它赔！”原来，今天苟伟起
个大早，想趁没有人的时候
翻开土看看蜂蜜的生长情
况，却不料蜂蜜没了，一窝成
百上千只蚂蚁在蠕动。
“我还要种！我一定要

种出蜂蜜来，气死这些蚂

蚁！”苟伟说这话的时候，态
度非常坚决。我不敢小看这
个苟尾巴了，没准，将来这
是个人才呢！

苟尾巴这孩子挺搞笑，
搞笑的孩子我喜欢。我这个
邱老头，倘若能返老还童，是

否也是一个搞笑的顽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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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山东老家急电，岳父
病重了。我急忙安排老婆儿子

先回，一时却又买不到票。情
急之下，想起同事的老爸在车
站当着什么官，就去求他帮
忙，想把他们直接送上车。

但同事他爸此时已经内
退，便写了一张条子，叫同事带
我一起去找一位姓刘的师傅。

到了车站值班室，同事便问站
在门口的一位个子不高、身材
不瘦、脸上不带一丝笑容的值
班员：“请问刘师傅阿在？”值
班员板着脸问：“我就是，什么
事？”同事急忙递上纸条，他匆
匆扫了一眼，冷冷地说：“火车

晚点，等刻儿吧。”
这“刻儿”一等就是半个

多小时。火车终于进站了，我们
再寻刘师傅，发现他早已不在
值班室。急问另一值班员，仍是
冷冷地答：“到站台上找。”

当我们在站台的人群中

找到他时，他正忙着搬东西送
人上车，搬完后还面带笑容地

向站在车上的几个人敬了个
礼。回头看到我们，他立马又
换了一副面孔，很不情愿地向
一位女列车员打了个招呼。他
们母子俩总算上了车。

得人相助，总要谢谢人
家。我连忙将早已准备好的两

包金南京烟塞给他，竟然遭到
严词拒绝：“别来这一套，快
收起来。”我还在硬往他口袋
里塞，他却双手用力一推，厉
声说道：“你阿想他们走啊，
你再不收回，我立马要他们下

车。”我一怔，心想：罢罢罢，
不要就算。

回来的路上，我颇为感慨
地对同事说：“想不到他看起
来冷冰冰的，却是这么正
直。”同事笑：“看你多天真
噢，没看到他那几个才上车的
领导还站在门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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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平时都在外面吃，有

时候休息日都懒得下楼去
买饭，所以在前一天下班时
多买几个馒头。啃馒头自然
少不了咸菜，什么萝卜干、
酱黄瓜、竹笋条、莴笋片，家
里是应有尽有。

上周末，几个外地同学

到南京来游山玩水，我自然
得做东。到傍晚时分，我提
议下馆子，可是大家都说要
亲口尝尝我做的菜，还说只
有亲手做才能显示出主人
的热情。天哪，我总共还没
烧过三顿饭呢！

就这样，大家拖着疲惫
的身子爬上六楼。她们是轻
松了，有说有笑地嗑着瓜子
聊天，我还得继续洗菜烧饭。
不久，大家注意到我的咸菜
展览架，先是很惊讶，然后七
嘴八舌地批判咸菜的种种罪

过，什么对皮肤不好啊、没营
养啊、容易致癌啊。

忙了半天，第一道菜终
于上桌了，青椒炒莴笋！大
家都饶有兴致地尝了尝，然
后都苦笑着说：“把你的咸
菜都拿来。”

哎！这次总算是改善了
生活，平时是咸菜就馒头，

这次是咸菜扒白米饭！

4567

()*

暑假期间，同学小王报名
参加了一个有名的政治考研辅

导班。据说，讲课的名师是个押
题高手，每年都能押中好几题。

那天，名师在讲一个知识
点时，突然停了下来，大声对

学生说：“大家注意啦，这个
知识点考的可能性极大！”

“为什么？”有人怯怯地问。
只听名师答道：“因为这

个知识点我已经连续押了三
年，还没有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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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城市都有一些小街
小巷，北京叫胡同，上海叫里
弄，南京人叫小巷当。它们是
老百姓的生活场所，也是城市

性格的体现。
我就是在厚载巷长大的。

小的时候，这里是条很窄的巷
子，路上铺的是小石块，那些
石块最起码也有几百年的“服
役”历史，四个角都磨得光滑
滑的，骑车子在上面走，颠得
屁股发麻。路边有条小沟，对

面厚载村的大妈在那里洗棉
纱，再卖给工厂做回丝，擦机
床用。而我们双号这边都是挨
着民国的别墅，那些别墅有围
墙、有壁炉、有花园。沿原来的
小铁路线，有几排破平房，里
面有我的好几位同学，我们一

起跳牛皮筋，我总是赢。
南京的小巷基本上都集

中在城南，那里的建筑也有很

长的历史，典型的江南风格。
许多人都跑到周庄看水乡民
居，其实真正好的房子在南
京，甘熙的“九十九间半”，秦
淮河边的李香君故居，都是经
典，白墙黑瓦见证了多少人间
的喜怒哀乐，巷子里面有多少

历史积淀，随便一抓就是一
把。那天我从城南华静家园出
来，往中华门走，穿过一条小
巷当，看到那里有一片高墙民

居，用石块、城墙砖、旧砖建
成。最绝的是，竟然用官府的

告示碑做地基，那块石板上刻
着官府疏浚沟道、百姓捐赠、
告示军民保护的内容，很值得
玩味。

这几年南京城的改造速
度很快，夫子庙一带整片整片
地拆，我就在瓦砾堆里找有收

藏价值的砖瓦，最薄的旺砖
1.5厘米，可以盖在顶上隔
热，还在上海路捡了一块民国
时期的青砖，上面有个模印，
有点像青天白日的图案，只是
齿数不对。我收藏的历史最悠
久的应该是明城墙砖，是我当

年从玄武湖抱回来的。南京很
多民居都是拿城墙砖垒起来
的，这就是南京民居的特色。
老百姓的房子是不能用龙凤
瓦当的，所以我在城南找的瓦
当都是兰草、花卉，最多的是
福字、寿字，体现了老百姓祈

福的心态。
南京小巷几乎都有井。我

们小的时候就到巷口打井水
冰西瓜，很多人家都靠这眼井
淘米洗菜，也是个女人社交的
场合。后来因为有人投井自
尽，从此这眼井就封闭了。

我们的巷子在70年代时
就用柏油铺路了，地基就是那
些石块路，都不用再搞基层
了。于是，不知道有几条这样
的路被掩埋在地下了，南京城
就这样在层层的历史积淀中
向前发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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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搬家到了城南，
房子在城乡接合部，周围人员

较杂，又没物业管理，所以失窃
事件时常发生。上周末想回老
家探望父母，可又担心这边的
安全，一时想不出办法。这天正
在读《三国演义》，看到空城计
那一段，忽生一条妙计。

出发那天一大早，我把屋

中还算值钱的电脑和电视机藏
于隐蔽处，然后打开所有的抽
屉和衣橱门，再把衣物扔得到
处都是，最后写一字条置于桌
上显眼处，“尊敬的屋主，你家
也太穷了，我翻遍了所有地方
也没找到一毛钱，像你这样的

地方我下次再也不会来了。一
小偷上。”临出门前，我还不忘

拿几本书丢在地上，书不值钱，
小偷自然不会理睬，这也算是
符合剧情了。

从老家返回南京，走进屋

子一看，我傻了眼，屋内乱七八
糟，明显有人来过，急忙去找电
脑和电视机，哪还有踪影！再看
那留言条，却多了几行字，“尊
敬的屋主，本以为今天白来了，
幸运的是看到地上的《三国》，
很喜欢，可惜只有上集，于是想

找齐下集，哪想到顺便找到了
被窝里的电视和鞋柜里的电
脑，谢谢。另一小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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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附近有家大型超市

搞促销，每只电烤鸡只卖4.8
元，只不过是在限定时间段
销售的，且每人限购一只。

消息一出，人们蜂拥而
至，更有甚者拖家带口排队
买鸡。乍一看，黄发垂髫，全
是老人和放假在家的小孩，
景象煞是壮观。可是排的时

间一长，累坏了那些老的少
的，不过心想能吃到美味便
宜的烤鸡，心里便幸福像花
儿一样了。这不，70多岁的
外婆也心动了，早早地就去
排队，排了近2个小时，老

人家体力不支，打电话让老
舅接着排，老舅临时有事又
叫来小表妹，最后全家总动
员，抱回一只烤鸡。

焦黄的烤鸡令人垂涎
三尺，只可惜它体积太小，
动了几筷子，就不见了踪

影，不过瘾。表妹嚷着还要
吃，可谁也不想去排队啦，
最后在离家不远的熟食店
买了一只。那鸡的价格比超
市贵多了，可是全家人吃得
畅快淋漓，再没谁提议去超
市买鸡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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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迁新居，还没收拾完
毕，突然停电了，室内一片

漆黑，这叫什么事啊！幸好
刚收拾了东西，我还记得蜡
烛放在了哪里。
“笃笃笃……”我刚摸

到蜡烛和火柴，门外就传来
了敲门声。打开门一看，原
来是一个小男孩，仰着小

脸，背着手，问：“阿姨，你
家有蜡烛吗？”

怎么？我刚搬来第一天
就指使孩子来借东西啊！这
怎么行，要是今天借了蜡
烛，说不定明天又来借葱姜
蒜之类的了。我的脑筋急速

地转着弯儿。
“哎呀，真不巧，阿姨

刚搬来，也没有蜡烛。”说
完，我就准备关门。
“阿姨，你看，我妈妈

让我送来的，说是这两天总
爱停电！”小男孩变戏法似

的举起了两根粗粗的蜡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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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镜被女儿当玩具一样
摔坏了，我来不及教训她，

赶紧打车到一家规模还算
大的眼镜店去配镜。

一位漂亮的营业员热情
地介绍：“我们这里有资深
验光师，验光度数绝对准
确，你尽管放心。”
“左眼 450度，右眼

550度。”不验还好，一验竟
发现左眼增加了 50度，右
眼增加了 75度。半个小时
后，眼镜就速配好了，戴上

试试，眼前的世界又清晰
了，可总觉得有点头晕，营
业员说这是正常反应，过几
天适应就好了。

过了几天，还是觉得头
晕，同事好心提醒：“去正规
医院重新验一次光吧。”到
医院眼科重又验了光，左眼
400度，右眼 475度，还是
我以前的度数。这下明白了

为什么会头晕，敢情是人家
多送了我 125度，把我当成
了半个二百五。

拿着医院的验光报告，
又找到那家眼镜店，要求免
费给我重新配一副镜片。还

是那位热情的营业员接待
了我，她理直气壮地说：“我

们验的光绝对没问题，以前
从没发生过这种现象！”
“ 那 难 道 是 医 院 错

了？”我反问。
“谁都没错，你一定是

假性近视，度数不稳定。”
乖乖，我这近二十年的

老“四眼”，被她一句话就

说成了假性近视！
我坚持要求重新配，否

则就投诉。见我真的来气
了，营业员的口气又软了
点：“这位大哥，你看也不一
定是我们的错，要不这样，
我们给你打个 5折，再重配
一副镜片，原来的镜片你还
拿着，说不定哪天度数增加

了，不就可以戴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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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人说我是急性子，就
给我介绍了一个温文尔雅、

不紧不慢的书生，让我们中
和一下。可第一次见面交换
过照片后，他就很长时间没
了音讯。

我是第一次谈对象，加
之我对他的印象不错，所以
怎么也告诫自己要矜持一

些。一直忍了一个多月，实在
憋不住了，就请媒人去要回
照片拉倒算了。这时，他才知
道事态严重，对媒人说他正
在封闭复习准备考研，然后
笑嘻嘻地劝媒人：“阿姨，不
要急，是我的跑不掉！”媒人

也只能摇摇头，由他了。结果
还真像他说的那样。

五一期间，我俩骑车去
新街口买东西，存好车就往
新百走。由于人太多，跟在
人群后面走又让我急得慌，
于是见空就钻，刚走了几

步，再回头就看不见他了！

恰巧我又没带手机，只好闷
闷不乐地回到存车的地方

傻等他半天。他倒好，双手
举着我爱吃的巧克力走来，
笑盈盈地说：“我晓得你会
在这儿等我！”

出门旅游前，我早早地
把自己的行李准备好了，他
说他临行前再准备，叫我不

要烦，保准误不了点。谁知
到了地方一看，他只带了一
套换洗的衣服，一双拖鞋是
一顺跑的，自己脚上穿的皮
鞋也是两个品牌的，款式标
签都不一样！这不活生生地
丢我人吗？于是那十天里，

他也晓得两只脚不能并拢，
不是这只跷着就是那只踮

着，否则就会露馅。
这些苦果你独自品尝就

算了，可别波及我呀！但往往
事与愿违。那天我们在澳门

看赛狗，我俩坐在看台上，广
播里说六只赛狗已经准备好

了，让我们去选号并买票下
注。我兴奋得要命，问他选哪

一只，他说他选的肯定跑得
最慢，叫我定夺。我就选了那
只3号狗，它虽然个头不高，
但眼睛很亮，我很喜欢，于是
就叫他去买3号。

比赛开始了，六只狗就
像离弦的箭，拼命地追逐着

电兔子。3号果然脱颖而出，
第一个跑到终点！我一跃而
起：“我中了！我中了！”

此时，老公不紧不慢地
从台坡上下来，平静地说：
“等我到窗口的时候，比赛
开始了，不卖票了。”我一听
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屁股

坐在看台上，这么慢的性
子，我咋跟他过呀！

我骂他：“下辈子，属猪
不跟你同圈，属马不跟你同
栏！”他笑着拉起我：“亲爱
的，我不属猪也不属马，我

属慢性子的———乌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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